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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 ! !"#差点儿被炸死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
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
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
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
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
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
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
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
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
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
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
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
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
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
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
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
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
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
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
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胡惠
德医生的家就在医院旁边，他家也到医院里
避弹。胡医生的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儿。他带着
我们兄妹在医院里玩，从顶楼跑到底层，再从
另一边楼梯跑上去。医院楼层多，过道拐来拐
去，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就像入了迷魂阵，开心
之至，以前对医院的紧张感全烟消云散了。
有一个傍晚，我和哥哥在医院门厅玩，看

见有汽车开过。本来这条路是不准走汽车的，
我们便到路边去看，一下看见了我学校的秘
书、英国人白伦斯女士，开着一辆货车往坡下
走。我们离开学校好些日子了，看到老师特别
高兴，不由得欢呼雀跃。老师也看见我们，笑
着跟我们招手，慢慢地开了过去。我目送着，
当车的尾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就像胸口
挨了致人眩晕的一击———后面是两条被齐齐
炸断的腿！人躺在车厢里看不见，这两个截
面，白的骨头，红的肉，太吓人了。我的感官和
心灵都还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刺激，也没有

这种准备。我忍着哭，好像也不是
要哭，胸口压着，呼吸都困难起
来。一连好些日子，这可怕的画面
老在我眼前，觉也睡不好，吃也没
胃口。炮弹掉在院子里只是惊了
一下，随后就庆幸开心起来，而这

两条断腿的印象竟纠缠了我数十年。有一天，
我家那只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样被放
出去撒欢，可到傍晚还没有回来。哥哥扒在窗
前盯着院子大门，呜呜地哭得怪可怜。我也喜
欢多利，可我不抱什么希望，它肯定是被人捉
去吃了。炮火连天，人还死呢，何况狗乎！这大
概是哥哥在战争中最伤心的事了。

开战十几天了，日本的炮越打越近，弹丸
之地的香港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一天在饭桌
上，陈八叔说：“日本人来了，我就当顺民。”哥
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直瞪着眼睛冲他大喊：
“你这是想当亡国奴，没准儿还要当汉奸呢！”
在我家，冲长辈大声嚷嚷属于“没样子”，是绝
对不许可的。陈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说：“看把小
苓气得，真是爱国！”也不知他是表扬我哥哥，
还是在揶揄他。袁妈把哥哥拽走算完事。可是
日本人来后，“亡国奴”就不是谁想当或不想当
的事情了。香港史称“黑色圣诞”的 !"#!年 !$

月 $%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
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我下坡去接水，看见路上
丢了好几件巡逻队的制服，还有防毒面具。我
看面具好玩儿，拾了一个，被刘妈随即扔掉，说
日本人看见要杀头的。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
炮是不响了，但山下市区时有枪声，也不知是
谁打谁。有人来告诉妈妈防“烂仔”（地痞流氓）
来抢，若来了就敲锅盆，大家邻里互救。还算幸
运，“烂仔”没来，可日本人来抢了。日本人由两
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支大枪，站在门边。两个汉
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
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
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
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
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
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
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
才算不出声了。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
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
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
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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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跌下洞去的刘强没有大碍。他和尚
留在洞内的玉哨和刀二羊撤到了水帘洞外的
小溪边———这时，耳边又传来“嗡嗡”的轰鸣
声；透过红雾，只见眼前飘下许多纸片。刀二
羊拾起一看，是传单，上面用中、英、缅三国文
字写着，要他们在明日天亮前交出“&”，否
则，就要将这里炸平！
三人来到麻风村那幢两层小楼———现在

是指挥所。陈团长一见便嚷：“谁让
你们回来的？！”刘强顾不上解释，只
把捡到的传单拿给他看。陈团长连
眼皮也不抬：“这是洋鬼子玩的把
戏！”刘强想了想，道：“哥，洞口被炸
毁，出不去了！我看把 &交出去算
了。”陈团长一听，刷地变了脸：“你小
子再说一遍，我就毙了你！”陈太太忙
喝道：“别犯浑！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陈团长倒也未再发狠：“跟美国人打
交道，我们当上得多了！这些花纸头
上的话怎么能信？就算你把东西给了
他们，他们要你死你还得死！”刀二羊
也说：“今天就算死在这里，也不能让
他们拿走 &！”

其实，陈团长已在安排另一条脱身之路
了———在北侧雷区的松树林里架栈道，翻到
后山撤退！这时两名战士架进来一个胸前中
了毒箭的士兵，人已昏迷。紧接着，又有十来
名战士蜂拥进屋。“怎么回事？”陈团长问。那
些战士答道：“我们正在树上架桥，突然有一
群野人从树上杀来。他们身背弓箭，手握砍
刀，一个个灵活得像猴子。我们挡不住……”
刘强与刀二羊交换了一个眼神，几乎是

异口同声：“山青人！”“山青人？！”陈团长愣住
了。他听刘强讲过宝贝的来历；可山青人为什
么偏偏要在这个关键时刻，前来掐住他们命
运的咽喉？刘强说：“老虎哥，山青人是要宝贝
来的，让我去还给他们吧！”玉哨一听，着急地
喊：“不！他们会射毒箭杀死你的！”“但得到
宝贝后他们会退去，大家就可以突围了。”刘
强说着，朝玉哨深情地望了一眼。陈团长瞪着
刘强道：“谁让你去当活靶子？”
已近傍晚，天空混沌幽暗。突然一道炫目

的闪电，一声霹雷，大雨倾盆而下。屋外红雾
退去，变成白迷迷一片。刀二羊突然说，“我

去！我是他们眼里的巫师，胜算比刘强大。”说
着他走到陈团长跟前，双手合十道：“施主，把
宝贝给我吧。”陈团长不敢怠慢，派了两名战
士，跟在了刀二羊后面。大约一支烟工夫，两
名战士背着刀二羊回来了———他也中了毒
箭！刘强扑上去要给他吸毒，刀二羊勉力将宝
贝交给他：“兄弟，不用了……我该了却这段
因果。”说罢，神志已模糊，但嘴里还在念叨，
“绿光……回去……”直到咽气。

陈团长气得火冒三丈，命令身边
的战士：“带上手电隐蔽出动，给我去
打树上的山青猴子！”刘强不忍心：
“哥，能否想想别的办法？”陈团长回
答：“不杀他们，我们就得死！没别的
办法了！”陈太太忙说：“小老虎，冷静
点，再等一等。”

为了防止天亮后敌人前来狂轰
滥炸，陈团长命令小楼里的人员冒雨
撤到了水帘洞里。这时，已到清晨四
点———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亮了。
忽然，有战士惊叫起来：“看———”只
见水帘外的河滩上，一溜灿白的光球
在滚动，诡异而恐怖！众人正在发呆，
突然光球间闪过一道绿光，那绿光箭

一样向水帘洞中射来。顿时，水花飞溅，进来
的竟然是一只绿色小动物！它一下子窜到了
刘强的怀里。刘强稍一愣，就一把抱住它大
叫：“啊！绿绿！”“这是什么家伙？”陈团长大
惑不解。刘强却欣喜若狂：“我们有救了！”所
有的人都露出了诧异的目光。刘强迅速将宝
贝系到了小绿兽的脖子上，在它耳边说：“绿
绿，替我把宝贝带回去吧！”说完就松了手。小
绿兽围着刘强的脚恋恋不舍地转了几圈，忽
地一转身，就冲了出去……不到一袋烟工夫，
一名战士奔回来报告：“林子里的‘野人’撤走
了！”野人一走，栈桥很快就搭通了！陈团长的
这支队伍，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悄悄地从树
上“飞”了出去。天亮了。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
巨响，翠寮变成了一片火海。三天后，缅甸报
纸发了则消息：国际肃毒组织摧毁了缅西的
一个游击队毒品基地。又过了一星期，西方报
纸报道：'()入侵缅西神秘山区，取走了几
千年前它们留在地球上的一个能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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